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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科科院院博博士士当当了了一一名名消消防防兵兵
面对危化品灾害事故，同事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向他求助

本报记者 张伟 杨璐

山东两名博士战士
他是其中一个

赵振国平时话不多，上学
时大多数时间都呆在实验室做
实验。因为实验室通风比较差，
他做实验时间又长，天天笼罩
在各种化学试剂腾起的烟雾
中。久而久之，他对化学药品比
较敏感，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
他当消防兵后的工作。有时候
出救援，现场的官兵都说“气味
太刺鼻了”，而他还一脸淡定。

2009年，赵振国中科院博
士毕业。大家都不太能理解他
的选择。赵振国解释，可能是男
孩子心里一直有军人情结吧，
穿上军装，做一名战士，是他小
时候的梦想。

当时，整个山东只有两名
博士生战士。

成了一名新兵后，赵振国
和所有的大学生新兵一起到东
营训练。一开始，训练他的团长
和教官还怕他吃不了苦，“没想
到，这小子还真能吃苦，一遍不
会练两遍，白天不够用晚上。练
得不好，他自己比谁都着急。”

泰安市公安消防支队支队
长许传升介绍，2013年，刚到泰

安消防不久，他就发现战训科
有个小个子，黑黑的，国字脸，
说话带点羞涩和紧张。他经常
加班，睡在办公室，早上在操场
跑步。后来，许传升就问了同
事。同事说，这个就是博士赵振
国。科里工作多，只有三个年轻
人，赵振国承担了不少工作，经
常加班，晚了还睡在办公室。

有了他
同事们就吃了定心丸

在工作中，赵振国很好地
把自己的专业和消防救援结合
了起来。

2014年9月4日晚，泰安万
官路一废弃厂房有不明液体发
生泄漏，该区域周边弥漫着刺
鼻的气味。因为不知道是什么
气体，到场联合处置的各部门
工作人员，一时拿不定主意该
怎么处置。

正当大家争论的时候，不知
道谁喊了一声“赵工来了”，大家
立刻长舒一口气，“太好了，赵工
来了！赵工来了问题就好办了！”
当时在场采访的齐鲁晚报记者
也记住了“赵工”这个名字。

赵振国用鼻子使劲闻了
闻，说有可能是三甲基氯硅烷，
让大家不要惊慌，随后身穿防化

服进入现场调查。不到10分钟，
赵振国回到指挥车附近，说泄漏
的物体正是三甲基氯硅烷。他随
手打开手中的文件夹，熟练地写
下一个化学式，并提出了解决方
案。消防战士迅速投入战斗，险
情很快解除。事后，很多战友开
玩笑，“我们‘博士狗’的嗅觉比
仪器检测来得快”。

特勤中队指挥员胡朝翔
说，面对危化品灾害事故，他第
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赵工，他总会
给赵工打个电话询问一下关于
化学危险品的注意事项。胡朝翔
说，赵工就像一颗定心丸，让他
们更有信心。

孩子出生39天
他才见孩子第一面

赵振国的妻子张春霞和他
一样，也是个博士。这些年，为了
家庭，她也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理
想，在做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

提起家庭，赵振国满满歉
意。他说，女儿出生时，他正好
有任务，一直到孩子出生第39
天，妻子已经出了月子，他才匆
匆忙忙回家，见了孩子第一面。

前几年，赵振国夫妻两人
在不同城市，孩子上了两年幼
儿园，赵振国才接了女儿一次。
当时女儿看见是爸爸来接，高
兴地一路都在蹦蹦跳跳，唱着
歌牵着爸爸的手。当时，赵振国
心里酸酸的。

对妻子的亏欠和爱意，赵
振国都埋在心底。

其实有些事，张春霞也知
道，丈夫怕她担心，不跟她说实
话。“2015年宁阳恒新鞋业失
火，赵振国去了现场，从新闻报
道和大家发的视频中，可以看
出现场很危险。我没敢给他打
电话，怕他分心，在家里沙发上
坐了整整一宿。”张春霞说。

尽管如此，张春霞对丈夫
的工作还是很支持的，“谁让他
是一个消防兵呢？”

中科院博士、物理化
学方向、学霸……这是赵
振国原来的标签，消防战
士、赵工、战训工程师、火
场指挥助理……这是38岁
的赵振国现在的标签。赵
振国的同学大都留在高校
任教，或继续从事科研，而
他算是中科院博士中的另
类。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
自己的选择，因为热爱。

泰山发生山火，赵振

国（右一）战斗在第一线。

王锦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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